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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土”一词构成了具备双重意义的能指，其含义不仅代表了中国社会基层的具象空间，更囊括了地缘社

会的民族情感根脉。20 世纪后，城乡一体化的变革改变了原有的乡土结构，为“乡土”一词增添了原乡与异乡的伤

逝色彩。基于此，乡土纪录片的创作者在景观的呈现过程中，有意识地添加了主观意图，对原始农耕劳动的热爱、

对原乡的追寻、对异乡的思辨等众多主语化的情感表达通过创作者理性生产和加工，借助被诗意和乡愁所编码的众

多载体，建构起了乌托邦式的乡土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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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乡土景观可视为地域性生活样

态在大地上的具体显现，并随着历史进程不断流变。长期

以来，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以血缘宗族为纽带，塑造了安土

重迁、聚族而居的社会形态。二十世纪后，现代化进程消

解了传统的农耕经济模式，使得“乡土”一词在原有空间

指涉之上，更添一层原乡与异乡交织的伤逝意味，以及延

续乡土文脉破而后立的建构力量。就乡土纪录片而言，其

所呈现的景观融合了创作者的主观思想，其意义便不再局

限于对地方风物的简单复现。对土地的眷恋、对故土的追

忆以及对精神原乡的寻觅，经由创作者理性筛选与艺术加

工，最终凝结为乌托邦式的乡土影像。此种隐喻性图景是

“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

支撑，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示形式。尤为重要的

是，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1]，不同的纪录

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观含义，其大致可呈现为三种路径：

其一是受恋地情结驱动，回归自由劳动的原初状态；其二

是直面乡土文明的隐疾，建构出充满迷茫与忧伤的伤痕景

观。其三是现代市场逻辑赋能传统农耕文明，展现出蒸蒸

日上的新农村场景。本文拟从“追寻原乡”“解码异乡”“重

构乡村”三个维度，探讨乡土纪录片景观的隐喻性表达及

其文化意涵。

一、追寻原乡：乌托邦式景观

“‘原乡’指的是本原之乡、宗系之乡。”[2] 乡土纪录

片对原乡的追寻，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返乡的影像实践。创

作者将乡土从现实语境中抽离出来，通过诗意化、审美化

的影像策略，将其重塑为承载情感与理想的精神家园。这

一过程既源于个体对土地的深层依恋，也借助劳动、恋地

情结与乡愁等路径得以完成，最终凝结为乌托邦式的乡土

景观。

（一）劳动：回归精神土壤

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张，使人的劳动与生活日益分离。

社会景观中冰冷机械化的流水线、冗长单调的生产活动都

抑制了人的自我发展与自由创作，促使人们产生逃离工作

的渴望。然而在工作以外的休闲时间，却表现出消费主义

的症结，呈现为错乱和颠倒的欲望符号世界，使人们在“被

迫劳动—补偿性消费”的循环中丧失了完整性与自由感。

这种现代性体验催生了人们对前工业时代农耕生活的集体

怀旧。列斐伏尔所谓“整体的人”，正指向农耕社会中需要、

劳动与愉悦三者合一的存在状态。乡土纪录片中的劳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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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即是对这一原初状态的影像召唤。

此类书写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传统纪录片对劳动精

神的诗性表达。《最后的山神》讲述了孟金福夫妇回归山

林之后的游猎生活，徐徐展开了鄂伦春族文明与自然生态

和谐共生的画卷；《舌尖上的中国》围绕饮食活动展开，

从食材获取到烹饪享用，每一环节都浸润着东方生活智慧；

《中国粮的奇迹》则以国家视角勾勒七十余年农业生产变迁，

将丰收图景转化为民族精神的视觉象征。这些作品虽取材

各异，但都在影像中复现了劳动与愉悦相统一的原初状态，

使观者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共鸣。

二是乡土短视频对劳动的审美化重构。李子柒的系列

视频通过精美凝练的镜头语言、客观化的田野生活、富有

质感的音效制作将日常农事转化为充满诗意的劳动美学，

使受众与创作者一起在乡土景观中回归“劳动”的美好；“滇

西小哥”选取种植、采集、烹饪等生活片段，构筑自给自

足的田园图景。这类短视频中的劳动均经过高度审美化处

理，传递了乡野间自给自足的美好劳动精神及乡民顺应天

时的智慧，呈现出牧歌式的劳作场景，满足了都市受众对

自由劳动与完整生活的想象性需求。

（二）恋地情结：土地的情感归属

“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理论揭示了人与环境之间复

杂的情感纽带，其核心在于人类通过感知、态度和价值观

赋予空间以意义，从而形成对特定‘地方’(place) 的深刻

依恋。”[3]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土地从来不只是物质资源，

更是血缘、伦理与精神归属的载体。从“安土重迁”的民

间伦理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千古慨叹，均体现了中国

人对土地的深层情感依恋。这种依恋构成乡土纪录片追寻

原乡的内在驱动。

不少乡土纪录片创作者自身便携带这种恋地情结。他

们往往生于乡村、长于田野，后因求学或谋生而离乡，漂

泊经历使其对故土的情感愈发浓烈。这种情感构成其创作

的原初动力，也决定了影像中乡土景观的情感基调。《山

里的日子》以画家罗中立重返大巴山为叙事线索，借其视

角展开乡村生活画卷。罗中立既是影片的叙述者，也是创

作者的情感投射，其返乡行为本身就是恋地情结的具象化

表达。影片通过他的在场，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交织，

使乡土空间成为承载情感归属的诗性场域。《一直游到海

水变蓝》同样具有鲜明的恋地色彩。影片通过多位作家的

口述，串联起乡村社会的变迁史，那些如梦似幻的影像片

段——悬挂于破败院落的白衬衫、烛光中漂浮的小船、田

间读书的农人——皆是对故土记忆的诗意重构。创作者借

这些画面完成精神上的返乡，使恋地情结转化为可感知的

影像景观。

二、解码异乡：伤痕式景观

现代化进程中，大规模人口流动使个体与故土之间的

地理纽带被强行切断，漂泊感与身份焦虑随之而来。当离

乡者试图重返故乡时，异乡生活塑造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念已使其难以真正融入原有的乡土秩序；而留在城市中的

离乡者，又因身上携带的乡土文化质素而无法被城市完全

接纳。这种双向困境构成了乡土影像中难以弥合的伤痕。

乡土纪录片通过对这一伤痕式景观的解码，揭示出个体在

现代性冲击下的身份困境与精神漂泊。以下从回归者的身

份困境与漂泊者的精神困境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回归者的身份困境

当接受现代文明洗礼的人再度回到乡土空间，往往陷

入认同危机。此类异乡景观常呈现在乡村内部，表现为个

体与乡土环境的疏离与隔膜。《乡村里的中国》中，主人

公之一的大学生杜滨才自小成长在单亲家庭中，他对“家”

的情感浓烈而复杂。另一个主人公杜深忠对精神内涵的追

求使他疏于打理家中果园，经济窘困，因此他始终游走在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尽管他们身处乡村，在现代文明的

培育和教学下改变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了与乡村

格格不入的“异类”，却难以获得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

“在乡的异乡人”状态。《工厂青年》第三部分“故乡”

记录了打工青年返乡过年的情景：主人公阿健面对亲人时

的局促、对传统习俗的疏离，生动呈现了个体与乡村的背

离。在这些影像中，原本生于乡土的人们在回归时却成了

“游魂”，乡土空间反而成为凸显其异质性存在的背景板。

这种充满悖反的乡土图景，正是异乡伤痕的深刻体现。

（二）漂泊者的精神困境

另一类异乡景观聚焦于离乡者在城市空间中的生存与

心理状态。此类景观可从精神与地理两个层面加以把握。

从精神层面看，不复存在的故乡造成了心灵的空缺，使人

在异乡不断追忆故土。《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异时空中

重新审视乡土烙印，用街道、食堂、火车站等具有时间流

动感的场景营造怀旧氛围，实现对故土的回溯。这些异乡

场景并非简单的空间记录，而是承载着离乡者对故土的持

续思念，成为精神漂泊的视觉表征。从地理层面看，异乡

图景呈现的是难以融入城市者的生存困境。西美尔曾指出，

异乡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他们为群体引入

了外来质素。现代化浪潮中进城的中青年正是典型代表。《工

厂青年》记录了这群年轻人的两难境地：留在城市面临巨

大的经济压力，回到乡村又壮志未酬。回不去的乡村与留

不下的城市，构成了充满矛盾的异乡图景。影片通过对工

厂青年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将这种地理与精神上的双重

漂泊推至理性思辨的高度，使伤痕式景观获得了深刻的社

会批判力。

三、重构乡村：共生式景观

如果说追寻原乡与解码异乡分别对应了乌托邦式景观

与伤痕式景观，那么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土纪录

片开始出现第三种景观形态：重构乡村的共生式景观。这

种景观不再将原乡与异乡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尝试

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记忆与现实的交织中，呈现

一种融合共生的新型乡土图景。

共生式景观的生成，首先源于乡村振兴实践中乡土空

间的重构。在政策驱动下，“以纪录片形式展现乡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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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守护，还能够用镜头语言生

动记录时代变革”[4]。《瓜熟蒂落》以陕西乡村为背景，记

录了农民在政策扶持下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过

程。影片不仅记录了传统农作物走出乡村的故事，更融合

了秦腔、剪纸等非遗题材；《中国粮的奇迹》则从国家叙

事层面展现科技兴农、智慧农业的图景，传统农耕智慧与

现代科技手段在影像中形成对话，呈现出乡村在现代化进

程中的主动重构。基于此，乡土空间不再是封闭的乌托邦，

也不再是伤痕累累的异乡，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张力的共

生场域。

共生式景观还体现在创作者对原乡与异乡二元框架的

超越。在此类纪录片中，乡土不再被简单地美化为精神净土，

也不再被单向度地呈现为落后蒙昧，而是被还原为一个动

态的、复杂的生命体。创作者以理性而温情的目光审视乡

村的变迁，既正视现代性冲击带来的阵痛，也捕捉乡村内

生动力激发后的新生。《山里的日子》中，画家罗中立重

返大巴山，既看到昔日贫困的痕迹，也见证了乡村在基础

设施改善、文化复兴中的变化；他的回归不再是单纯的怀旧，

而是参与式的观察与建设。类似地，《了不起的村落》在

记录濒临消失的传统村落时，也展现了年轻一代返乡创业、

以新方式延续乡土文脉的努力，使得乡愁不再是消极的凭

吊，而转化为积极的建构力量。

共生式景观的核心在于“共生”二字，它指向人与土地、

传统与现代、原乡与异乡之间相互依存、彼此成就的关系。

在这种景观中，劳动既不是被浪漫化的诗意栖居，也不是

被异化的生存挣扎，而是个体在乡土重构中实现自我价值

的实践；乡愁既不是单纯的怀旧，也不是无法弥合的伤痕，

而是驱动乡村文化创新的情感资源。乡土纪录片的创作者

通过影像，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矛盾、探索与希望转化为

一种新的隐喻表达，使受众在观影中不仅获得情感的慰藉，

更生发对乡村未来的理性思考与行动想象。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

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异化，更改变了由血缘关系所主导的乡

土结构，使传统乡土空间和民俗文化面临消逝的境况。乡

土纪录片的创作者用影像技术重绘意识中的乡土世界，他

们以恋地情结与乡愁为驱动，将劳动精神与乡愁元素附着

于乡村载体之上，打造乌托邦式的乡土景观，修复大众群

体心理弥散的状态；又以清醒的目光解码异乡伤痕，呈现

原乡与异乡交织中的身份困境与精神漂泊；而在乡村振兴

的语境下，他们更尝试重构乡村，建构起传统与现代、原

乡与异乡共生的新型景观。由此观之，乡土纪录片景观的

隐喻表达包含了创作者对乡土的焦虑和关切，反映了人们

对原初生存状态的渴望和对传统乡土空间的怀旧与眷恋，

也寄托了新时代人们对自由家园与乡村振兴的精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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